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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戰爭的本質是悲壯殘酷的，女人的天性是溫柔善良的。



女人被捲入戰爭，這已是人類之不幸，而女人一旦成為俘虜，她們的命運則更為悲慘。



戰俘是戰爭的必然產物，有戰爭就會有戰俘，有女軍人就必然存在女戰俘，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無論軍官還是士兵，只要走上戰場，就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犧牲，二是被俘。



被俘本身並不是恥辱，在自身力量無法抵抗的情況下，放下武器向敵軍投降，這是軍人的正當權利。



然而，這一權利卻不屬於女性。



在戰場上，當女軍人面臨絕境時，她們的選擇只能有一個，那就是死亡。



死亡雖然可怕，但對女軍人來說，被俘是比死更加可怕的事情。



任何善良人都絕難想像，女兵一旦落入敵軍手中，等待她的將會是怎樣的一切！



下面這個故事，就是根據一段真實的史料改寫成的。故事的女主人公林雯，就是電影《上饒集中營》中那個叫做石珍的女戰士的原型（當然也是化名）。



一九四二年，正當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共同抗擊日寇之時，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奉命北上的新四軍軍部九千餘人，被數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包圍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的叢山峻嶺中。



結果，３０００餘人戰死，近２６００名新四軍官兵因傷、因彈盡糧絕而被俘。



在皖南事變中，被俘的新四軍官兵遭受到國民黨軍隊的瘋狂屠殺和殘酷迫害，尤其那些年輕的女戰俘，更是受盡敵軍摧殘，成為那次事變中最不幸的人。



林雯，就是這眾多不幸的新四軍女兵中的一個，她的遭遇，可以說是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女戰俘悲慘遭遇的縮影。



這是一個年僅十七歲的純潔漂亮的少女，圓圓的臉，皮膚白皙而細膩，眉毛又黑又細，長長睫毛裏一雙水波盈盈的黑眼珠，透射出迷人的光波。



兩片薄薄的嘴唇和旁邊一對淺淺的酒窩，蕩漾著醉人的微笑。她的身材，既有江南少女的清秀柔倩，又不乏北方女性的挺拔健美，兩個尖尖的乳峰，總是把胸前的軍衣襯得鼓鼓的。



她能歌善舞，活潑開朗，走到哪裡便把銀鈴般的歌聲和優美的舞姿帶到哪裡。戰士們都十分喜愛她，送了她一個「軍中之花」的美稱。



然而，就在這次皖南事變中，這位年輕美麗的「軍中之花」不幸落入國民黨軍隊手中，遭受到種種慘絕人寰的折磨，最後慘死在敵軍手裏。



那是事變發生的第四天，軍部被敵軍重重圍困，已經彈盡糧絕，葉挺軍長下山談判被扣。



無奈，部隊被迫分散突圍。林雯發完了給黨中央的最後一封電報，和幾個女伴一起燒掉密碼、砸爛電臺，一起向外突圍。



不久，她們被衝散了。



林雯藏進一個山洞，在裏面躲了幾天。一天晚上，她饑渴難忍，顧不得還有搜山的敵軍，爬出洞來，想去找一點吃的東西，找一點水喝。



她怕被搜山的敵軍發現，不敢站起身，就在山坡上慢慢往下爬。突然，她聽到不遠處傳來潺潺的流水聲，於是循著透過密林的月光，慢慢往水聲那邊爬去。



水聲越來越近了，在月光底下，已能看到那湍流的波光。她不顧一切地鑽出樹林，踉蹌著朝那有水的地方跑去。



這是一處從山上流下的泉水，在岩石的凹處形成了一個水澗，清澈的泉水在月光下閃著波光。



姑娘欣喜地跑過去，用手捧起泉水，剛要喝，突然發現左邊的岩石上躺著兩個慘白的東西，是兩個人！



她一陣緊張，心狂跳起來。過了一會兒，她看到周圍沒有動靜，就大著膽子走過去。



等到跟前一看，她差一點嚇得驚叫起來，原來躺在這裏的是兩個赤身裸體的女屍。



只見她們渾身上下一絲不掛，頭髮披散著，乳房被刺刀割掉，下身插著一截粗糙的木棍，從那裏流出的鮮血染紅了身下的岩石。



顯然，這是三位新四軍的女兵，是被國民黨軍隊強姦後殺害的。



此刻，她們靜靜地躺在那裏，在月光下顯得那樣地潔白。



林雯猛地感到一陣心酸、一陣恐懼，她望了喝水，急忙向山上爬去。



一路上，那兩具赤身裸體的女兵屍體始終在眼前晃動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無法接受這殘酷的現實。



饑渴加上驚嚇，還沒等林雯爬回藏身的山洞，就昏了過去。



等她醒過來時，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了一個房間裏，裏邊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門上的一個小洞射進一絲微弱的亮光。



一個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她被俘了。



這時，那兩個赤身裸體的女兵屍體又出現在眼前，她急忙坐起來，用手摸了摸身上，這才發現衣服完好無損，那種厄運並沒有降臨到自己頭上。



然而，純潔的姑娘哪裡會想到，這就是她悲慘命運的開始。作為一個女兵，尤其是像她這樣年輕美麗的少女，被俘意味著什麼？



而這一切在不久後，以一種異常殘酷的方式告訴了這位純真的少女。



被俘後的當天晚上，林雯就被帶到了國民黨軍隊的政訓處。



所謂政訓處，實際上是軍統設在軍隊的一個特務機構。它的權力很大，凡是被他們認為有政治嫌疑的軍人，可以隨便地抓去審訊，這種特殊的權力使他們把魔手伸向了新四軍戰俘。



皖南事變中，不知有多少被俘的新四軍官兵遭受到政訓處的嚴刑審訊，尤其是那些年輕漂亮的女戰俘，更是成為特務們重點「審訊」的物件。



其實，所謂的「審訊」不過是一種藉口罷了，他們根本不指望從這些普通女兵口中得到什麼有價值的情報，純粹是借審訊之機來滿足他們的卑劣欲望。



在他們看來，審訊女戰俘是一種奇妙的享受，是最富刺激性的快事，在「審訊」藉口的掩蓋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施展那些平時所無法施展的暴虐手段，在被俘的女兵身上盡情地發洩獸欲。



女俘被帶到審訊室後，特務們往往問不上幾句便會以剝光衣褲相威脅。



不管她們是否招供，也不管她們說了什麼，接下來幾乎是固定的一套程式：



先將女俘剝得精光吊綁起來，肆意地加以羞辱，然後對她們赤裸的肉體施加各種毒刑。



在用刑時，特務們更是極端殘忍，什麼卑鄙的手段都敢採用。



對女俘的「審訊」通常都在夜裏進行。儘管採取了嚴密的隔音措施，但每天一到深夜，仍會聽到從政訓處樓上傳出的女俘一聲聲尖厲的慘叫和特務們竭斯底裏的狂笑聲。



林雯先是被帶到一間十分講究的會客室，正中的沙發上坐著一個肥胖的、滿臉橫肉的傢伙，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政訓處主任陳牧。



這傢伙是一個極其殘暴的劊子手和好色的惡狼，審訊女戰俘是他的特殊嗜好，只要一天不發洩獸欲，連吃飯都不香。



當他得知戰俘營關進來一位十七歲的漂亮女兵時，立刻坐不住了，命令連夜進行「審訊」。



當林雯被帶進來後，陳牧一下子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他還從未見過這麼漂亮的女兵，那美麗的臉蛋、優美的身姿，尤其是一對高高聳起的乳房，更使他垂涎欲滴。



他感到一陣不可抑制的性欲衝動，恨不得立刻就動手，扒光她的衣褲，在那令他垂涎的美妙肉體上施展種種暴虐手段，盡情地發洩一番。



年輕的女兵看到眼前這個面目可憎的傢伙像惡狼一樣死死盯著自己，感到一陣噁心，急忙把頭扭向一邊。



陳牧也感覺到了自己的失態，他乾咳兩聲，點燃一枝香煙，努力鎮靜了一下，然後便開始了他的「審訊」。



「早就聽說林小姐是新四軍裏有名的美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我就喜歡像妳這樣的漂亮小姐，所以專門請妳來敘談敘談。」



陳牧話裏藏刀地說道。



「你找錯人了，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林雯昂著頭，用清脆的嗓音回答。



「怎麼沒有可談的？不一定吧！比如妳們的通信密碼，還有妳們這幾天和上面通訊的內容，這些我都很感興趣。」



「對不起，我只是一個普通女兵，你說的這些我不知道。」



儘管身陷囹圄，但善良的姑娘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處境，神情顯得十分坦然。



這一回答早在陳牧的意料之中，幾乎每一個被帶進這裏的女俘開始時都是這樣回答的。



這不要緊，他有的是辦法讓她們開口，尤其像這樣年輕純潔的少女，讓她招供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只要把她的衣褲往下一扒，然後吊起來，用上一兩套刑，她就會乖乖地招供。



然而，他此刻需要的並不是這個。



「小姐，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陳牧突然變了腔調，話音變得惡恨恨起來。



「戰俘營唄！」



林雯的回答十分乾脆。



「哈哈……」



陳牧覺得面前這個女兵真是太天真純潔了，對即將來臨的一切竟然一無所知。



他不禁發出一陣大笑：「那好，就請林小姐先認識認識這個地方吧！等看了之後，妳就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回答我了。」



說完，陳牧按動了桌上的一個按扭。



立刻，旁邊的一扇門被打開，那裏出現了一個陰森恐怖的刑堂，從裏面傳出一個女人淒厲的慘叫聲，那是一種由於忍受不住酷刑而發出的慘痛哭叫，令人毛骨聳然。



直到這時，年輕少女才猛然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現實——



嚴刑拷打和肉體折磨！



過去，她曾經聽人說過地下黨員被捕後慘遭敵人刑訊拷問的情況，沒想到這樣的事情真的要落到自己頭上了。



她的心中不禁充滿了恐懼，兩個乳房劇烈起伏著，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



「來呀，帶這位小姐進去參觀參觀！」



陳牧對刑訊室裏的打手們喊道。



話音剛落，兩個赤裸上身的彪形大漢立刻從裏面沖出來，不由分說，架起林雯的雙臂，就將她朝那間刑訊室拖去。



「你們要幹什麼？」



年輕少女驚恐地喊叫著，又踢又咬，在大漢們手裏拼命掙扎。



這時，從裏面又衝出兩名打手，四個人提起姑娘的手腳，像抬一隻小羊羔一樣將她抬進了刑訊室。



陳牧「嘿嘿」地冷笑兩聲，點燃一枝香煙，使勁吸了兩口，轉身朝那間刑訊室走去。



刑訊室裏，林雯被重重地扔在地上，還沒等她爬起來，就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全身被剝得一絲不掛，雙手的拇指和兩個大腳趾被用繩子從背後捆在一起，面朝下地吊在刑訊室中央。



她的身上佈滿了鞭痕和烙鐵燙過的痕跡，兩個乳頭上還分別懸掛著一塊青磚。



那姑娘的整個身子被吊成了一個弓形，頭向下低著，散亂的長髮垂掛下來，遮住了面孔。



這是何等殘暴的刑訊啊！



林雯突然明白了，敵人所謂的「審訊」只不過是一種藉口，他們需要的並不僅僅是口供。



在這間陰暗的刑訊室裏，作為一個女人，所要承受的絕非是一般的嚴刑拷打！



她的心仿佛被一隻無形的手撕裂，不由自主地驚叫一聲，急忙用手捂住了雙眼。



「怎麼樣，她招了沒有？」



陳牧朝被吊在樑上的姑娘瞥了一眼，轉向打手們問道。



「這娘們真她媽的硬，死活不招供！」



打手們垂頭喪氣地回答。



「笨蛋，連個女人都對付不了！把她潑醒，看我的！」



陳牧訓斥了打手們一通，決定親自動手。



其實，這個可憐的姑娘早已被陳牧折磨過幾遍了，他現在再次對她用刑，為的是讓面前這個十七歲的女兵親眼目睹一下。



按照陳牧的命令，打手們用冷水把昏死過去的年輕姑娘潑醒，然後從房樑上解下來，按在一張靠背椅上坐下，把她的雙手綁在椅子背後。



受刑的姑娘艱難地抬起頭來，當她和林雯的目光接觸的一剎那，林雯禁不住顫慄了一下，差點沒叫出聲來。



原來這個被折磨得不成樣子的年輕女子叫陳紅，是新四軍軍部的機要參謀，女兵們都叫她陳姐，其實她不過才二十四歲。



她是和林雯一起突圍的幾個女伴中的一個，沒想到她也被俘了，而且遭受到如此殘酷的拷問。



從早晨起，這位叫陳紅的女機要參謀就被帶進了刑訊室，已經遭受了十多個小時的酷刑拷問。



劊子手們對她施用了各種各樣的刑法，逼她供出新四軍的通信密碼。但是不管他們怎樣用刑，陳紅始終一字未吐。



「怎麼，還不說嗎？是不是還沒有受夠？」



陳牧走到被赤身裸體綁在刑椅上的女兵面前，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惡狠狠地問道。



陳紅看了他一眼，閉上眼睛，沒有回答。



於是，陳牧從炭火爐中抽出一根燒得通紅的、還冒著火星子的烙鐵，走到一絲不掛的女兵面前，用手托起她的一隻乳房，掂動兩下，問道：「再問妳一句，招還是不招？」



陳紅緊緊閉上雙眼，頑強地抬起頭，一聲不吭。



「好，我叫妳硬！」



陳牧說罷，狠毒地將烙鐵朝姑娘的乳房燙去。



「啊……！」



陳紅的乳房上立刻冒起一股青煙，她疼得揚起頭，發出一陣尖厲的慘叫。



「怎麼樣，滋味不錯吧？再不說，我可要換個地方燙了！」



陳牧淫笑著，眼睛又盯在了姑娘的兩腿之間。



陳紅知道他要幹什麼，一陣驚顫，猛地繃直了身子。



「來呀，把她的腿給我拉開！」



陳牧見陳紅仍然不肯招供，不禁惱羞成怒地對打手們吼道。



兩個打手聞聲撲過去，一人抓住姑娘的一條腿，使勁向兩側拉開……



「畜牲，你們這群不得好死的畜牲！」



年輕姑娘完全明白這是怎樣的一種酷刑，她悲憤欲絕，拼命扭動著身體。



然而，在刑訊室裏，在獸欲大發的劊子手面前，任何反抗都是無濟於事的。



她的雙腿被打手緊緊抓住，向兩側上方提起，女性最珍貴和嬌嫩的部位暴露無遺。



在無法抗拒的獸刑面前，陳紅忍不住哭了，嘶啞的哭聲在刑訊室裏迴蕩著。



十七歲的少女實在無法目睹這淒慘的景象，急忙用雙手捂住臉，低下頭去。



熾紅的烙鐵落在女人最嬌弱的部位，刑訊室裏又一次發出燒焦皮肉的聲音。



陳紅疼得死去活來，拼命扭動著身子，爆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狂叫。



那是一種林雯從未聽到過的慘叫聲，像刀子一樣刺著她的心，使她的心在流血、顫抖。



陳牧終於感到滿足了，揮了揮手，命令將昏死過去的女兵拖了出去。



接著，他瞪起被欲火燒紅的眼睛，向早已被暴行嚇呆的林雯走過去——



這才是他今天要獵取的物件。他的獸欲還遠沒有得到滿足，他接下來要對眼前這位更年輕、更漂亮的女兵下手了。



「林小姐，看了剛才這一幕有什麼感想？是不是也想嚐嚐這種滋味呀？」



陳牧走到林雯面前，獰笑著問道。



如此情景，對一個十七歲的清純少女將會產生怎樣的刺激，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林雯被嚇壞了，心狂跳起來，頭上湧出一串串汗珠。



自從走進這間刑訊室的那一刻，她就做好了經受酷刑的準備。



但善良的姑娘萬萬不會想到，敵人竟會用如此殘暴的手段對付她們這些無辜的女兵，一個女人在刑訊室中竟會遭受到如此獸性的折磨。



當她親眼看到陳姐被一絲不掛地吊綁在刑訊室裏，像玩物一樣被打手們肆意地加以折磨，尤其是看到打手們對女性最敏感和脆弱的部位用刑、聽到陳姐那痛不欲生的慘叫哀號時，她的心都要碎了。



現在，眼看著這種厄運就要降臨到自己頭上，她的心不禁充滿了極度的恐懼。



對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少女來說，受刑是可怕的。但更令她恐懼的，是遭受那些女人所絕難忍受的淩辱和折磨。



想到自己也要像陳姐那樣，被這幫獸性大發的男人剝光衣褲，一絲不掛地吊綁起來，遭受那些令人髮指的獸性折磨，她的心忍不住發出顫抖，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



然而，她現在已無力抗拒這一切，她的身子已不再屬於自己。她知道，現在擺在自己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要麼招供，要麼頑強地忍受那些絕非一個女人所能夠忍受的獸性折磨。



「不，我什麼也不知道，你們放我回去！」



少女的神經實在經受不住這種刺激，禁不住哭了起來。



「不說也行，那就把衣服脫光，給我們跳一段裸體舞。」



陳牧此刻已拋去一切偽裝，變得那樣肆無忌憚，旁邊那幫嗜血如命的打手們也禁不住狂笑起來，一個個興奮得胸前黑毛直抖。



純潔的姑娘終於明白了，敵人此刻需要的並不是她的口供，所謂的「審訊」只不過是藉口罷了，他們需要的是她的肉體，是在對年輕少女施加淩辱和折磨中得到的快感。



在無法抗拒的獸行面前，年輕的女兵還原為一個怯懦的女孩子，用手緊緊捂住領口，哭著喊道：「不！你們不能這樣！」



「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陳牧看到了年輕女兵那驚恐的神色，這正是他所需要的心理狀態，他迫不及待地要動手了！



「來呀，把這位小姐的衣服給我脫光，吊起來！」陳牧大聲發出命令。



幾名打手就像是狼嗅到了血腥，兇狠地向十七歲的少女撲過去。



林雯驚叫著，哭喊著，拼力掙扎反抗。但是，在一幫粗壯的男人面前，她的反抗是那樣地微弱。



打手們將尖聲嘶叫著的少女拖到刑訊室中央，然後用繩子拴住兩個大姆指，懸吊在房樑上。



陳牧淫笑著走上去，仔細端詳著年輕女兵因恐懼而劇烈起伏的高聳的胸部和雙臂向上牽拉而露出的一截雪白的肌膚，不免感到一陣強烈的性欲衝動。他伸手抓住姑娘的衣領，一把撕開了她的軍衣。立刻，一對雪白豐腴的乳房暴露出來。



「不，不要啊！」



林雯拼命晃動著身子，掙扎著喊叫起來，美麗的雙乳上下顫動著。



「那就快說，不說可就要脫光了！」



陳牧狂笑著，雙手抓住少女那剛剛發育成熟的乳房，使勁揉捏著，享受著美妙的肉感。突然，那雙手慢慢滑向少女的腰部……



「住手！你這不要臉的畜牲！」



林雯憤怒到了極點。她是個烈性女子，絕不堪忍受如此獸性的淩辱，一邊大聲叫罵，一邊用盡全身力氣拼命反抗。她的雙手被吊著，就用腳去踢。



於是，陳牧命令將吊著女兵雙手的繩子向上拉，直拉得她的雙腳離開了地面。



林雯的身子被高高懸吊在空中，全身重量都落在了兩個大姆指上，一陣筋骨被撕裂的疼痛使她忍不住慘叫起來。



可憐的姑娘被剝奪了任何反抗的權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身上的衣褲被打手們一件件撕開、扒掉。



只一會兒的功夫，林雯的衣褲便被剝得一件不剩，雪白的裸體在空中晃動起來。



頓時，刑訊室中一雙雙貪婪的目光集中到年輕女兵那毫無遮掩的肉體上。



懸掛在房樑上的是一個如此美麗、充滿著青春魅力的女性裸體：



雪白的肌膚，高聳的乳房，纖細的腰肢，豐滿修長的大腿，平坦的小腹和圓圓的臀部，以及兩腿之間那黑茸茸的「三角區」……。



這一切，使她的身體呈現出優美的曲線，就像是一首帶韻的詩、一幅立體的畫。



陳牧從上到下地仔細欣賞著，幾乎看呆了。最後，他的目光停在了少女的兩腿之間。



他心裏不由升起一個邪惡的念頭：他要在這個女兵的身上還沒有落下傷痕之前，首先佔有她！



林雯打從記事起，就從未在男人面前光過身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她的身姿愈發顯得美麗動人。



不知多少次洗澡時，女伴們對她優美的身姿發出由衷的讚歎，特別是那對豐滿結實、微微上翹的乳房，更使女伴們羡慕不已。



她也不止一次地在鏡前欣賞過自己的身子，每當這時，她的心中就充滿了自豪。



現在，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珍如生命的身子一覽無遺地展現在異性面前，任憑異性的目光在上面肆意掃射著，想到那些令她充滿驕傲的部位將要遭受難以忍受的淩辱和獸性的折磨，她的心忍不住顫抖起來。一陣眩暈，使她失去了知覺。



朦朧中，她感到大腿被人用力扒開，一雙手使勁撥弄著她的性器。



接著，一個沉重的東西壓在了她的身上，使她喘不過氣來。



她想動，但絲毫動彈不了。突然間，一個硬梆梆的東西插入了她的體內，撕裂般的劇痛使她清醒過來。



她睜開眼，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了一張桌子上，四肢叉開，手腳被用繩子緊緊固定住。陳牧正趴在她的身上，雙手抓著她的乳房，上下蠕動，一個又粗又硬的東西在她的體內來回抽動著。



她立刻明白了一切，憤怒地叫罵起來，拼命地扭動著身子，恨不得撲上去撕碎這個可惡的畜牲。



可是，她的手腳被捆得緊緊地，絲毫動彈不了，於是就抬起頭來，用嘴去咬。但是，立刻又被人揪著頭髮按了下去。



林雯這才發現，那幾個行刑的打手也早已脫光了衣服，正圍在她的旁邊，幾隻大手在她赤條條的身上亂摸著，粗大的陰莖在她的臉上、脖子上磨擦著。



他們見林雯醒過來，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個打手猛地掐住少女的兩腮，迫使她張開口，另一個打手則將粗大的陰莖向她的口中插進去。



十七歲的少女哪裡經受過這些，看到那根從濃密的陰毛中伸出的又粗又長的東西，不由感到恐懼和噁心，她嘶叫著、拼命地搖晃著頭。



但這一切無濟於事，又有一隻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她再也無法動彈，只能眼睜睜看著那東西伸進嘴裏……。



殘暴的打手們得意地大笑著，用各種方式爭相在年輕女兵赤條條的肉體上發洩獸欲。



這一切僅僅是開始，等獸欲發洩夠了之後，陳牧和打手便開始對年輕少女施以酷刑。



他們還遠沒有得到滿足，他們要通過這種手段來尋求更加強烈的刺激。



於是，昏暗的刑訊室裏出現了這樣一個慘絕人寰的場面：年輕的少女被攤開四肢，一絲不掛地捆綁在刑訊桌上，幾個同樣一絲不掛的男人圍在旁邊，挖空心思，用各種殘暴的手段對她進行折磨，在她稚嫩的肉體上施加各種獸刑。



凡是能想出的辦法，他們幾乎都用上了——用點燃的香煙燙奶頭和陰唇，用鉗子夾手指，用燒紅的鐵條烙腳心，用鋼針刺陰蒂，甚至將栽滿鐵刺的木棍塞進陰道，再向裏面注入鹽水……



林雯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尖厲的哭叫聲一陣接著一陣。



在殘暴的獸刑下，她不止一次地疼昏過去，可殘暴的劊子手們又一次次地涼水把她潑醒，繼續用刑。



這已經不是什麼刑訊了，他們已完全拋去一切偽裝，不再發出任何訊問，就像是玩弄一隻被捕獲的獵物，肆意施展著各種殘暴手段。



他們要讓林雯疼得尖叫，要看她在痛苦中掙扎。



在他們看來，這是最富刺激性的事情，年輕少女在獸刑下發出的聲聲慘叫，仿佛就是一曲美妙的音樂。



林雯已記不清是第幾次被涼水潑醒了。陳牧抓住她濕淋淋的頭髮，發出一陣淫笑：「小姐，這種滋味不好受吧？是不是想再嚐幾種啊？」



林雯閉住雙眼，一聲不吭，任憑悲憤的淚水向外湧流。



她的身子已經癱軟，無力再掙扎，甚至連喊叫的力氣都沒有了。



她現在唯一的希望是永遠地昏死過去，不再醒來。



然而，陳牧和打手們是不會讓她痛痛快快死去的，他們知道怎樣掌握刑訊的節奏，怎樣逐漸加大刑訊的痛苦程度。



他們要不停地折磨她，讓她欲生不能，求死不得。



「哈哈，沒精神了？來呀，給這小妞過過電，幫她提一提精神！」



儘管林雯被折磨成這樣，陳牧仍不肯罷休，又命令打手們對年輕少女施用電刑，這是一種最富刺激性的刑法。



打手們按照命令，打開旁邊桌上的一隻箱子，裏面露出了一排按鈕。



一個打手從裏面拉出兩根電線，走上去，將線頭纏繞在林雯兩個紅腫的奶頭上。



隨著開關被合上，強烈的電流立刻湧遍少女的全身，先是兩個乳房上下顫動了幾下，接著，全身劇烈抖動起來。



「啊……呀……」



林雯難受得汗如雨下，挺直身子，發出陣陣嘶叫，叫聲顫抖著，令人心底發麻。



打手們望著年輕少女在電刑下劇烈顫動的乳房，大聲淫笑著，不斷地轉動旋紐、加大電流。



漸漸地，林雯的整個身子都抖動起來，叫聲更加淒慘，電極連接的地方慢慢發出一種燒焦皮肉的糊味。



等電刑停止時，林雯已是滿身汗水，身子被痛苦扭曲得變了形。



「怎麼樣，這下痛快了吧？現在願說了嗎？」



陳牧望著被折磨得不成樣子的年輕女兵，得意地大笑起來。



林雯沒有回答，只是哭著，嘶啞的哭聲在刑訊室中迴蕩。



「呵，還硬啊？那好，再給她換個地方，我倒要看看她能硬到什麼時候！」



陳牧惱羞成怒，命令對年輕少女施用更加殘暴的刑法。



打手會意地笑了笑，他們完全明白上司的意思，那一套他們已不知施展過多少次了。



打手們走上去，解下纏繞在林雯奶頭上的電線，然後扒開她的大腿，將電極插入少女的陰道……



「不！……啊！」



當電線插入少女最敏感的部位時，林雯禁不住渾身一抖，猛地挺直了身子，大叫起來。



然而，回答她的是一陣瘋狂的大笑。



開關再次被合上，強烈的電流通過女兒家那最不堪虐的部位湧遍全身，林雯赤裸的身子由劇烈的顫抖轉變為可怕的痙攣。她高高地揚起頭，圓睜雙眼，身體使勁朝前挺起，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狂叫。



打手們斷開電源，讓林雯清醒一下之後，又把開關重新合上。



他們就像擺弄一隻電動玩具一樣，不斷地把開關合上、斷開、再合上……



以極大的興趣殘酷地折磨著年輕的少女，使她扭動著身子，不住地哭喊、嘶叫。



這樣的「審訊」整整進行了一夜。年輕美麗的新四軍女兵受盡了慘絕人寰的折磨，從那間刑訊室裏不斷傳出人間最淒厲的慘叫和最瘋狂、最開心的笑聲。



直到天亮，打手們才將昏死過去的林雯拖進了一間黑暗的牢房。



由於所遭受的令人髮指的獸刑，林雯的下身嚴重潰爛，以致於無法行走，只能終日躺在床上。



於是，敵人將她關進一個單人牢房，並造謠說她患了梅毒，禁止任何人和她來往。



最後，殘暴的敵人終於對她下了毒手——



他們將林雯手腳捆住，堵住嘴，然後裝入一條麻袋，扔進了波濤洶湧的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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